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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樵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西
厢记>中“大”读“堕”音考》，刊
于1991年《文献》杂志第三期，
1992 年收入《<西厢记>新论》
一书。说起它的写作，还真有
点偶然性。

1990年5月初，首届《西厢
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永济普
救寺举行。会议结束那天，报
社几位同志从永济采访回来向
我汇报情况，顺便问我为什么
没有去参加会议，我说没有接
到邀请。他们说，这次来了不
少北京和外地学者，还有一些
外国人，今天会议结束，明天开
始参观。他们拿出出席会议人
员的名单，我看到上面有中国
艺术研究院郭汉城副院长、中
国社科院吴晓铃先生、山西大
学姚奠中教授等。郭先生原来
兼任《戏曲研究》杂志主编，我
1983年写的关于“关汉卿祖籍
河东”的文章，就发表在这家刊
物上；姚先生是我们山大中文
系的老师，虽从无交集，却曾几
次向旁人问起过我。于是我决
定去看望一下这些前辈。第二
天是星期天，我去了永济，拜望
了郭汉城先生，还见到了久怀
仰慕的吴晓铃先生。姚先生则
因提前离会没有见到。

到会上才知道，会议是由
山西省文联主办的，主事的是
寒声、贺新辉、范彪几位先生。
寒声先生是著名戏剧家、省文
化厅原副厅长，那天他陪客人
外出参观，没有见到。贺新辉
同志曾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
长，兼山西电影厂厂长，1982
年陪同谢添、赵子岳来运城拍
摄电影《神行太保》时，我采访
过他。范彪同志是省文联的老
作家，1966 年初，我在山大读
书被省委借调出来到文联帮助
工作时就知道他，也算是熟人
了。不料一见到二位，他们就
把我黏住了。他们说，昨天在
会上讨论《西厢记》用的是不是
河东方言时发生了争议，山大
两位教授说，如果有你来参加
会议就好了，你对这个问题有
研究。（后来知道是姚先生和李
正民教授。李提交大会的论文

《<董西厢>作者籍贯探讨》，几
处引用了拙著《河东方言语词
辑考》中的词条。）很抱歉没有
邀请你来参会，是个损失。现
在要搞一本论文集，希望你能
给写一篇文章。内容不限，只
要是与《西厢记》相关的，都可
以。我连忙摆手拒绝：“不行，
不行！我对《西厢记》真没有什
么研究。再者我们每天出报
纸，也没有时间去做。”他们二
人一巭（读 gǔ 三声，本字待
考）再巭，好说歹说，逼得我没
有办法。最后为了脱身，只好
勉强地说：“实在不行，那试试
看吧！”

原来说这句话的本意不过
是个托词，不想老贺、老范较了

真，回到太原后盯住不放，几次
三番打来电话催稿，甚至说：

“这篇文章凑数也得有。”因为
回去后，他们几位在一起仔细
研究了本省的论文，觉得作为
会议的东道主，文章的数量和
质量都显得不足，压力更大
了。“你的文章已列入目录了，
不能让我们开天窗啊！”没有办
法，又拖了两三个月，到了九月
底，我看实在推脱不掉了，只好
硬着头皮寻找材料，利用国庆
放假胡乱写一篇应付交差。

此前不久我去南方参加过
一个学习班，路过长沙时买了
蒋星煜先生一本《西厢记研
究》，上海古籍社出版。蒋先生
是著名的“西”学专家，仅关于

《西厢记》的考证就在大陆、台
湾和日本出版了三、四本书，在
学界影响很大，是个权威人
物。当初买这本书也是冲着蒋
先生的大名来的，并非是真要
下决心研究《西厢记》什么的。
现在奉命写文章，急来抱佛脚，
只好向这本书学习，想从中受
些启发，找个题目什么的。先
是随便翻了一遍，后来再仔细
读时发现了一个问题。蒋先生
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批评戴不凡
先生的。他提出一个观点，认
为“大”字读作“堕”是南方吴语
的读音，《西厢记》中有此读音
是由于它是在元杂剧中心南移
杭州后才写成的，以此证明戴
不凡“《西厢记》完成于金代”的
说法是错误的。我也不同意

“《西厢记》完成于金代”说。我
认为蒋先生提出元代中后期北
杂剧南下杭州后，势必会从音
韵、曲律、题材各方面受到南戏
的影响，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
的；指出《西厢记》中“大”读作

“堕”音也是对的，但是用后者
来证明前者则是错误的。因为

“大”读“堕”音在北方许多地方
都存在，《西厢记》用的是中州
音，不可能是元杂剧中心南移
杭州后才出现的。因此蒋先生
的观点有商榷的余地；而这个
问题对界定《西厢记》创作年代
有重要意义。

于是我从四个方面阐述了
我的看法：一，元杂剧早期作家
如关汉卿、马致远作品中都有

“大”读“堕”音的例子，很难说
《西厢记》的读音是受了杭州南
戏的影响；二，从王力先生《汉
语语音史》拟测的“大”字读音
演变过程看，早在宋代开始

“大”即有“堕”音一读；三，罗常
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言》资料
更显示，在唐五代西北和北方
都有“大”读作“堕”音的现象；
四，被奉为北曲韵书之祖的《中
原音韵》，源于宋初的《中州
韵》，其中就有“大”读“堕”音。
最后结论是，《西厢记》中“大”
读“堕”音用的是北曲所固有的
音，而不是借鉴南曲的“舶来
品”；这一读音的形成当在宋元
以前，以此来证明《西厢记》创
作于元代中后期不能成立。经

过几天紧张突击，最终写出了
一篇五千多字的文章。

文章写成后，我打印了几
份，试着给吕叔湘、吴晓铃、郭
汉城、寒声诸位先生及老贺、老
范同志，分别寄了去。不久首
先收到了吕叔湘先生的复信，
称：“《西厢记》‘大’读‘堕’言之
成理。尊著是复制品，我也就
不退还了，留作参考。”（顺便插
一句，我于1988年加入中国语
言学会，吕先生是我十分敬仰
的老前辈，也是学会的第一任
会长。此前我曾因一个敦煌资
料的问题写信向先生求教，得
到过先生的指点。）接着，吴晓
铃先生的信也来了，称“大作已
转交《文献》杂志处理，他们可
能很快与你联系的。”两个星期
后，果然收到《文献》主编陈翔
华先生的来信，称“大作写得很
好”，拟将安排刊出。此时，反
应最强烈的是老贺和老范。老
范从太原打来三次电话，说他
们看了稿子，认为这才是真正
的“学术文章”什么的；还说寒
声先生看完拍了桌子，说这篇
文章给咱山西争光了，等等。
总之是各位前辈、专家都给了
不少的鼓励。

到了 1991 年 7 月，《文献》
杂志第三期刊出了这篇小文
章，排在第四篇的位置。本期
刊出的文章大小共有56篇，前
面三篇分别是中华书局总编
辑傅璇琮的文章，韩国汉学家
的文章和中国社科院敦煌学
家张锡厚的文章，后面是中国
艺术研究院一位博导的文章，
等等。文章刊出后，我带着杂
志去见景克宁教授，景先生看
了十分高兴。由于《文献》是
国家一级刊物，专业性较强，
地方上很少能够看得到，先生
当下决定在他主编的《运城高
专学报》上再次全文刊发了这
篇文章。

这年九月，全国卫门书派
学术研讨会在运城举行，我在
会上见到了姚奠中先生。过去
在山大读书时没有听过姚先生
的课，这是与先生第一次谋
面。我带去了这篇小文，姚先
生很高兴，问了我的情况，给了
我不少鼓励。

在此前后，我与吴晓铃先
生也通过两封信，除表示感谢
外，也请他为我们报纸写些文
章。后来《运城报》刊发了他的

《有关<西厢记>四事》一文。
主要讲《西厢记》在国外多语种
译本的情形，还讲了毛主席、周
总理接受印度大使辞行时，他
教过的印度学生白春晖（后来
任印度驻埃及大使），当场用汉
语念了《西厢记》里的句子“恨
相见的迟，怨归去的疾”，受到
周总理赞扬的故事等。文章有
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1992 年 8 月，寒声等主编
的《<西厢记>新论》（论文集）
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篇
文章收在其中。

一篇关于《西厢记》的文章（上）

□尉惠全

十年了吧，我在新房盖
起的时候，沿着门前铁艺栅
栏的院墙栽了两行月季花。

我是个粗人，生活得潦
草，没有种花养花的雅兴，只
是觉得门前有绿叶鲜花好
看，就随意栽了两行月季花。

冬天，我把她裁剪到尺
把高，到了开春，就会鲜花一
片，招来蝶飞蜂舞，透着暖洋
洋的气息，早晨和傍晚会有
小鸟麻雀，成群结队，叽叽喳
喳欢歌笑语，偶尔也会有喜
鹊枝头报喜，给小巷带来生
机喜气。春天里是百花盛开
的季节，不知道是月季花还
是什么花，使小巷里飘飞着
花香味。

月季生长的速度很快，
到了夏季就长到一人高了，花
开花落一茬接着一茬错落有
致地开放着，枝头永远有鲜花
朝着巷人微笑。一不留神，我
的两个小孙女和巷里的幼童，
会躬身到月季花前，一人手掬
一束鲜花，好看的小脸贴住鲜
花，晃动着小脑袋亲嗅花香，
当大人们说小心刺扎时，她们
机灵的瞬间，顺手摘下鲜花抛
向空中，在飘飞的花瓣丛中蹦
跳嬉闹，幸福的模样醉了巷
里的大人们。

然而，生活得大大咧咧

的我，不曾知道到了深秋，历
经风霜的月季花依旧鲜艳。
立冬这天巷里的一位大哥，
指着门前的月季花说“你看
入冬了花儿还多鲜艳”，不曾
留意的我感到惊奇，在问自
己，月季花在百花盛开的季
节里默默绽放，在百花落尽
时，顶冒风霜傲视空野，向人
们展示着鲜艳。我已到了花
甲之年，能像月季花一样，永
远绽放青春吗？

我久久地凝视着在霜寒
中傲视空野，绽放鲜艳的月季
花，神情向往地不由想到了我
的叔父，从工作岗位退休后，
六七十岁时，每天攀越在中条
山的峰峦叠嶂中，或在溪流河
滩的乱石堆里寻寻觅觅，或骑
一辆自行车，走村串巷与村民
说长谈短。捡拾的自然奇石堆
满了一层楼，有运城人民欢迎
您，有阿拉伯数字1到100，有
26个英文字母等，七十多岁后
跑不动了，用走村串巷的收
获，写了本《村名轶事》，而今
已是耄耋老人，腰身弯曲只能
躬身行走，然而，20世纪50年
代就读于山西大学的叔父，似
乎觉得他还不够博学强识，每
天读书学习，像求知的青年人
一样。

迎着霜寒绽放的月季花
和生活在青春里的叔父，是生
命的本真，是我心中的向往。

门前的月季花

寂寥之地独傲然
云苓 摄

□张丽红

秋天的风，带走了落叶
就像人生的告别
充满了无奈和遗憾

秋天的落叶，让人感到凄凉
让人感到生命的美好和短暂
再美的叶子
在凛冽与寒冷来临的时候
也会落下

秋风中的落叶
就像人生中的过客
让我看到了生命的轮回
也看到了坚持与决绝

生命不在乎长短
而在乎是否活得精彩

曾经的新绿，鲜花，浓荫，
硕果，艳红或橙黄
叶子的一生，生命虽短暂
但每一刻
都值得我们珍惜和努力

落叶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落叶啊落叶
你归于尘土
融入大地
是为了静等
下一次的重生

深秋的落叶


